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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

一名小果庄大货车司机两天内遭遇了两次人

生意外：感染新冠病毒，个人隐私外泄。

在河北省卫健委 1 月 14 日的官方通报中，他

是 75 例新增病例之一，除了确诊前 21 天的行动轨

迹，有关他的个人信息只有 15 个字：男，34 岁，藁

城区增村镇小果庄村人。

而在网络空间，带有他和同车司机姓名、身份

证号、手机号、车牌号等隐私信息的帖子和视频，

迅速扩散到内蒙古、河北及山西等地的聊天群里。

他在一个短视频里看到，自己的身份证照片

出现在最显眼的中间位置，评论中有网友谩骂的

留言。他说：“规规矩矩地活了 30 多年，像通缉犯

一样被挂在网上”。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这名司机

反复询问是否可以匿名，他不想“更多个人信息外

泄”。为尊重受访者隐私，报道中两位当事人李亮、

张远均为化名。

1 月 13 日下午 5 点左右，李亮在石家庄一处

隔离点接到通知：他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他坐

上负压救护车，转到医院，当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从 1 月 14 日上午 10 点开始，他陆续接到 100
多个来自河北、内蒙、山西的陌生电话，其中有来

自他们并未去过的巴彦淖尔、廊坊等地。有几位自

称是疾控人员、警察、社区人员，更多的是说几句

就挂断的不明身份的人，对方能报出他的身份证

号、车牌号和车型，问他是不是那个感染新冠病毒

的大货车司机，“有的讲话非常不礼貌”。

在这些电话中，李亮自己估算是疾控人员和

警察的只有 3 个。

一位自称河北疾控的人，是这些电话中极少

用座机打来的，号码来自石家庄，13 日晚上和 14
日上午各打来一次，问了他的个人信息、行动轨迹

和接触人员，共通话 45 分钟。

另一位是自称呼和浩特疾控的人，也是用座

机打的，两次通话 30 分钟，随后添加了李亮的微

信，要走一些照片。

一位警察报了警号，李亮相信是真的。

当一个自称内蒙古开旅馆的人打来电话时，

李亮终于无法忍受，质问对方：“我这信息你们

怎么知道的？”

“在我们内蒙古有个群，你的信息全都散开

了。”对方回答。

同车司机张远是李亮的表弟，属于他的密切

接触者。他的隐私信息同样遭到泄露，接到了数

十个陌生电话。

张 远 的 通 话 记 录 显 示 ， 李 亮 转 到 医 院 的 当

晚，他接到了一个自称疾控中心的人的电话，问

了他的身份证信息、行程以及与李亮的交集，一

共打了 26 分钟。

一名石家庄新乐市的司机发给张远两张微信

群聊截图，告诉他“你们的个人信息群里都有

了”。

截图里的信息为“河北藁城确诊人员基本情

况 ”， 内 容 包 括 他 和 李 亮 的 真 实 姓 名 、 身 份 证

号、手机号和家庭住址，以及他们自述的近期轨

迹情况，精确到他们住过的一家旅馆老板的电话

号码。

李 亮 随 后 开 通 了 手 机 自 动 拦 截 陌 生 号 码 功

能，同时关闭了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微信好友的

设置。

申请好友一栏里，数十个顺着手机号找来的

网友，有自称银行放贷的，负责开标的，收大货车

过磅单的，也有办理“花呗、京东、分期乐”的。

接受采访期间，李亮突然想起支付宝账号绑

定着手机号，连忙检查有没有被盗用。

在一些短视频社交平台上，李亮和张远的个

人隐私信息仍在扩散。一条带有李亮个人隐私信

息的视频产生了 3.5 万次播放量，与微信群流传

的信息不同的是，视频里还贴上了李亮身份证上

的“大头照”。

李亮告诉记者，他最担心的不是身上的新冠

病毒，而是个人隐私信息泄露后，不知道会不会

有人拿去干违法的事，货主们看到他们的名字和

车牌，以后还让不让他拉货——他们还没做好丢

工作的准备。

李亮的大货车是他和张远 2018 年筹款买的，

“贷了 20 多万元”，两人搭伙开车。在小果庄，开大

货车跑运输的司机至少有 30 人。

买车前，张远也是一名大车司机，给其他车主

打工，李亮在石家庄做水暖工。

2020 年过年后，他们高兴地还上了最后一笔

车贷，“以后总算能挣一笔是一笔了。”张远家里有

3个孩子，李亮家 2个孩子，他们的父母都是小果庄

农民，几家子生活主要靠这辆大货车。

过 去 的 3 年 ，他 们 最 远 到 过

海南、云南、四川，跑得最多的线

是石家庄到内蒙古。在官方的流

调信息里，12 月 23 日至 1 月 4 日，

他们的行程轨迹与大货车的货运

路线一样单调：在河北与内蒙古

之间往返 3 次，装货、送货、卸货。

就像不明白自己的隐私是从

哪一个环节泄露出去的，李亮到

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染上的

新冠肺炎。

1 月 2 日小果庄出现疫情时，

李亮正驾驶货车在内蒙古送货。

元旦中午出发前，他到同村的父

母家吃了饭，到藁城区梅花镇装

上货，和张远轮流开了一天一夜

抵达呼和浩特。1 月 3 日他们卸完

货，又装了一车肥料回石家庄。

返程路上，张远在微信上听

老 家 的 人 说“ 封 村 了 ”“ 路 堵 上

了”。开始，他们俩还以为家里人

在开玩笑，“完全没想到和疫情联

系在一起”。

他们没有注册过微博，没有

使用过哪一家新闻客户端，手机

上最常用的软件是几家为货车司机派单的 App，

以及微信、快手。

1 月 5 日，两人卸完货准备回家，开到藁城区

机场路时，发现路已被封死，卡口有警察在值守，

他们这才意识到“疫情真的已经到了家门口”。

就在 5 日下午，石家庄市宣布将对全市所有

社区、农村实行闭环管控，严格控制聚集性活动。

当时高速公路还没全封，按原计划，他们还可

以跑一趟活儿。“我们是小果庄人，还是先去做核

酸吧。”李亮和张远商量。

货车进不了藁城，他们和另一位从山西回来

的同村司机会合，把车停在藁城外环路边一处空

地上。最近的医院距此 18 公里。3 人没敢打车，步

行两个多小时到了医院。

发热门诊的护士穿着防护服，问他们为什么

做核酸检测。

“我们是小果庄的。”张远脱口而出。这句话像

是朝旁边排队的人群里扔了一个炮仗，吓得他们

纷纷后退。张远感到自己贴着口罩的脸发烫，突然

想到现在“小果庄”3 个字给其他人带来的不适。

他们又步行两个多小时回到大货车上。张远

拨通了小果庄村支书的电话。支书让他们回村里，

等着一起转移。

小果庄村外的停车场已停靠着 30 多辆大货

车。司机们蜷在驾驶座上休息。张远和李亮隔着窗

户打听情况，有的大货车从南方空车回来，“一说

是石家庄的不让待，再说小果庄更不让待，货也

不让接”，“有一辆车货都没卸就回来了”，损失

由司机承担。

他们担心，以后小果庄的大车司机拉活儿都

将受到这种对待。

200 米外的村口，有穿防护服的人在值守，

李亮看到栅栏横在路中间，陆续有大巴车进出。

1100 多户、4000 多人的小果庄，大部分村民已

转移到不同的隔离点。

村 口 值 班 的 工 作 人 员 穿 着 防 护 服 送 来 方 便

面、热水，让他们等着和剩下的村民一起去隔离

点。

临行前，司机们做了核酸检测。李亮和张远

的这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剩余的几十位村民是密切接触者，为避免大

车司机和留守村民接触，村里安排了两辆大巴车

分别送他们到藁城区一处隔离点。

李 亮 和 张 远 回 忆 ， 这 里 是 小 果 庄 疫 情 发 生

后，他们与村民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当时大家

住进同一层的楼内，在院子里的花坛边打饭、吃

饭 ， 李 亮 与 一 位 村 民 打 招 呼 时 最 近 距 离 1 米 ，

“都是一个村的”。

这个隔离点没有热水、暖气。1 月 8 日，他

们又被转运到另一个县的隔离点。

1 月 11 日起，他们在新隔离点内每天早上做

一次核酸检测，李亮和张远前两日的检测结果均

为 阴 性 。 13 日 ， 李 亮 的 结 果 呈 阳 性 ， 随 后 确

诊。张远至今仍然是阴性。

这让他们感到很奇怪。到隔离点之前，他们

一起开车送货，休息时住在大车驾驶室后的上下

铺，吃饭用自带的一个锅做。村里还有一对父子

搭伙开车，那位父亲确诊是阳性，儿子的核酸结

果至今也是阴性。

医生告诉他们，就像这次小果庄疫情溯源一

样，弄清楚这些需要寄希望于更多的流行病学调

查，“就是给你们打电话的疾控人员做的那些。”

谁泄露了两个小果庄人的隐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秦珍子

1 月 15 日上午 10 点多，在石家庄读大学的程

雪登上了开往石家庄赵县的客车。汽车行驶了不

到 1 个小时，在一处停车场停下——赵县到了。

她回到了 10 天来一度觉得“遥不可及”的家。

1 月 6 日，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石家

庄实行新的防控措施。客运总站停运，高速公路交

通管制，旅客凭 72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乘

车、登机。这一天，正要回赵县的程雪，被困在了石

家庄。

那天之后，石家庄的滞留者们组建了数个微

信群，长沙游客李可是群主之一。她和群友试着统

计出一份表格，在“滞留原因”一栏，能看到“出差”

“旅游”“备考”“实习”“探亲”“治病”“找对象”“放

寒假”“看望住院的妈妈等”。一个从辽宁回山东的

姑娘说，自己在石家庄转车，换乘时间长，出站后

就没法进站了。

刚到，就滞留了

李可 1 月 5 日抵达石家庄，原打算玩一天就

走。这是她从上一家公司跳槽、入职新公司前的小

小旅行。她喜欢博物馆，2020 年 5 月她到石家庄出

差时，河北博物院因上一轮疫情没有开放。她有点

遗憾，将这次旅行的第一站定在了石家庄。

到达次日早上，她被酒店前台电话叫醒，被

告知暂时不能离开。很多订购 1 月 6 日石家庄站

出发车票的人，收到了铁路购票系统的退票信息

和票款。“滞留石家庄大学生”一度成为社交网

络热门话题。

在河北师范大学读大四、准备回河北承德的

吴磊也收到了消息。他不得不留在刚刚退租的公

寓里，按天付费，继续租住。

几天后，外地回石者的问题解决了，车站有

公安部门的救助站，也有各区县的接待点、志愿

者车队。但滞留在石家庄的人，还在等着回家。

1 月 14 日，河北省教育厅总督学韩爱丽在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全省高校放假后滞留在石家庄

的大学生共有 2127 人，“已要求高校第一时间与

学生取得联系，实行‘一对一’包联”。

22 岁的程雪学幼儿师范专业，在石家庄一家

幼儿园实习。元旦前，来园的孩子少了很多，园方

提前给实习教师放假。

她是动漫爱好者，马上订票去南京看漫展，在

火车上“跨年”。“待了 4 天，想见的人都见到了，还

吃了小笼包、鸭血粉丝汤。”程雪一边回忆一边大

笑。南京的朋友留她多玩几天，但她关注到石家庄

疫情，决定赶快回家。

1 月 4 日深夜，程雪和一起实习的同学回到石

家庄。幼儿园有宿舍，但两个姑娘觉得，在外逛了

太久，万一有问题，别影响了在园的孩子，就找了

个酒店住下。第二天，她逛了街，买了漂亮裙子，准

备回家过年。“地铁上没几个人，我觉得不太对劲，

明天得赶紧走了。”

1 月 6 日一早，程雪收拾好东西下楼，酒店门

口的保安拦住她说：“行李拿回去，暂时不能出这

个门，等着做核酸检测吧。”

差不多同一时间，李可从酒店工作人员那里

听到，“封城了，你目前不能离开”。

吴磊还住在此前按月租住的酒店公寓里。他

读大四，河北师范大学早就放假了，但他在实习，

就没回承德的家。1 月 5 日，他请好假，退了房，买

了回家的票，还订了第二天去高铁站的网约车。6
日到了高铁站，发现车站封了。他返回公寓时，月

租价已变成“日租价”。

在石家庄的一家四星级酒店，李兆龙和他河

北旅游职业学院的几个同学正在实习。李兆龙是

赵县人，但同学来自全国各地。1 月 5 日，学校打来

电话，让几个实习期将满 6 个月的同学赶快回家。

几个年轻人连夜办理离职手续，买好车票。第二天

早上，“票钱都退回来了”。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此后，石家庄实行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街道

上几乎看不见行人。持有通行证件的车辆才能在

市内行驶，偶尔有外卖骑手穿过街道，交警在路口

执勤，一些允许进出的公共场所需要测量体温、出

示 72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河北健康码绿码，

还需要登记信息。

刚滞留酒店时，程雪并没有着急。

“我马上就做了核酸检测，想着最多 3 天就能

出去。”她和室友买了方便面、可乐和一只巨大的

碗，“今天西红柿味，明天小鸡蘑菇味，第三天两种

混合泡”。两个姑娘睡一张大床，一起收拾房间，用

投影仪看影视剧。酒店有库房，矿泉水、洗发水和

沐浴露可以自取，尽管不能出门，但程雪觉得，住

得还不错。

3 天后，酒店告诉她，还得再等一周。

1 月 8 日 ，李 可 接 受 了 核 酸 检 测 ，1 月 11 日 ，

“阴性”的结果终于出来，但检测证明超过 72 小时

就失效，她还是不能离开。酒店大门挂上了粗铁

链，取外卖时开一条小缝。

李可吃了几天泡面后，城市的外卖服务恢复

了一部分。她从房间出来，到前台大约要走 20 米，

坐电梯到一楼，再走 10 米就是酒店大门——这是

她 10 天以来，能抵达的最远的地方。她一个人住，

用网游打发时间。

“也不能一直打游戏”，她焦虑的时候，就刷微

博、新闻，在微信群里读消息、发消息。每天，她会

和群友讨论疫情发布会的最新情况，也会把公共

平台发布的各类求助热线转到群里。偶尔，她也着

急，会在群里跟着大家发几句牢骚，发完了，又耐

心地四处求助，也继续帮大家出主意，期待“明天

的明天的明天”，他们的困难能被解决。

李兆龙和同学实习的酒店“管吃管住”。宿舍

10 人一间，有宿管阿姨，每月一次专业考试，在他

看来，“就像在学校里一样”。滞留的几个同学“实

习”结束，但酒店继续以“假期工”的形式雇用他

们，薪水比实习期还高。此外，“都是同龄人，能玩

儿到一起”。

滞留之初，大家还急着回家，四处打听怎么离

开石家庄。过了几天，有人说，干脆不走了，一起过

年吧。李兆龙的父母跑货运，春节也在内蒙古干

活。他已经想好了，“不回承德了”。

李兆龙并不知道，在滞留者中，他们属于“幸

运”的。

吴磊在一个“大学生滞留石家庄”微信群里，看

到有人说，自己付不起酒店房费，就要流落街头了。

程雪和室友在一周内接受了两次核酸检测。

滞留一周后，她们已经开始为钱包担忧。酒店并没

有减免房费，她们的支出超过了预算。

李可辞掉上一份工作时拿到了 5000 元，住酒

店 10 天后，已经花去了一半，心里越来越着急。

“我上班时每天挣 200 元，这里房费每天就要

168 元，还要叫外卖吃，我想换个便宜的地方住，

又不让我去。”每天傍晚，酒店都会给她发来催收

房费的信息。住久了，她认识了其他几个住客。楼

上一个滞留的学生有一次告诉李可，自己有抑郁

症，带的药就快吃完了。

“我运气好，一下子就打通了”

1 月 12 日之后，外地赴石家庄者的进城、返乡

问 题 基 本 解 决 ，其 中 大 多 数 是 从 外 地 返 回 的 学

生。石家庄站站前广场上，设立了各区县的接待

点、志愿者车队集合点和公安、民政部门的帐

篷。此外，石家庄在多家酒店设置了“滞留者救

助站”，并在多个媒体平台发布了求助电话。

程雪注意到了那串数字。1 月 12 日早 8 点，

她拨出号码，“我运气好，一下子就打通了”。

对方问明情况，派人把她们接到了救助站。

她记得那是一辆白色的、很像救护车的车辆，司

机穿着防护服。路上，司机曾停下来，给路边一

位拾荒老人送去食物，请他一起去救助站，但老

人拒绝了。

李可则表示，自己打过几个政务热线，最后

让她打求助电话；但那个求助电话，她从来没有

打通过。1 月 13 日，她的微信群里，有人发布截

图，说自己打了 617 次，终于打通了。

“我理解，情况相似的人太多，大家都在找，那

边处理不过来，但我真的快负担不起了。”她不想求

助父母，而原定 1月 17日入职新公司，也错过了。

在那个设在酒店的救助站里，程雪和同学感

到了轻松。她们终于可以不挤在一个房间，一日三

餐也有志愿者送到门外。

同学告诉她，从三楼能听到楼下人说的话，

“我们救助站接收的人太多了”。而程雪站在窗前，

会看见运送滞留者的那辆车，来了又走，走了又

来，接连不断。有一个人，也有一家三口。

1 月 14 日上午，程雪从新闻中得知，家在石家

庄各区县的滞留者，满足一定条件的，可以返回了。

她马上联系救助站，被告知“吃完午饭就出发”。

下午 3 点，程雪在石家庄站接受了第三次核

酸检测。等到晚上 11 点，她收到“阴性”的检

测结果，但几分钟后就被告知，要先送刚抵达石

家庄的旅客返乡，“13 日、14 日的车票，加上 72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可以回家，但你的情况，我们

没有接到上级指令，不能送”。

在深夜的石家庄火车站，程雪忍不住哭了起

来。她又冷又累又怕。想回原来的救助站，打电

话过去，发现已经住满了。她在微信群里诉说经

历，有人建议她去公安部门值班岗问问，还给她

提供了站前管委会工作人员的电话。

“他们都问了各自的‘领导’‘上级’，其实

我也不知道是谁，只知道那些叔叔很好心，一直

在说孩子不容易。”程雪回忆，这些工作人员和赵

县接待点不断沟通，最终的结果是，她可以乘坐

次日早上第一班大巴回家。天气寒冷，一名警察

让程雪到他们的帐篷里休息。有热水、电暖器和

几把椅子。她坐着等到天亮。直到次日上午，乘

上了回家的大巴。

待在实习的酒店，李兆龙和暂时不能回家的

同学开始“囤年货”，“瓜子、花豆儿 （花生）、

雪 碧 、 可 乐 ， 还 有 一 副 扑 克 牌 ”。 酒 店 封 闭 管

理，客流量极少，工作不重，但薪水照发。不久

前，他帮酒店给各站点的疫情防控人员送过外

卖，觉得“他们比我们辛苦多了”。

1 月 18 日 ， 河 北 省 教 育 厅 开 通 滞 留 大 学 生

“24 小时关爱服务电话”，承诺将给协调有关部门

和学校为受困同学提供必要的帮助。

吴磊接到了学校的通知，校方承诺会“尽可能

为大家解决问题提供方便”。解决方案之一是把走

不了或不愿走的学生接到学校宿舍，但吴磊说，校

园里已设有高风险区居民的“异地隔离点”，他和

几个同学都不敢回去。

1 月 19 日，河北省教育厅和财政厅联合发布

《关于做好当前滞留学生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

要求学校全面摸排，为每名滞留学生明确一名救

助责任人。对于滞留在校外的学生，救助责任人要

随时帮助其解决问题。各学校可对需要临时救助

的滞留学生发放临时救助资金，保障其滞留期间

的正常生活。

所有这些信息，李可都关注到了，但她依然感

到无奈，“我又不是学生，我咋办”。带来的 5000 元

快花完了，她在朋友圈发了条信息：“好想吃酸菜

鱼，却要喝西北风了。”

多个石家庄滞留者微信群里，人们仍在讨论，

城市什么时候解封，他们希望能根据人员滞留区

域的“风险程度”和核酸检测证明，出台有针对性

的、人性化的返乡策略。也是在这些群里，陆续有

人发布消息——“到家”。

（应采访对象要求，程雪、李可、吴磊均为化名）

石家庄滞留学生开始回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秦珍子

正在参加一个“专接本”考试培

训班的大专学生田璐滞留在了石家

庄，成为当地本轮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后的特殊滞留者之一。1 月 3 日，

她来到石家庄灵寿县，只上了两天

课，线下课程就停止了。

培训班的主办方是民营的考试

培训机构“中升教育”，为期 20 天，

上课地点是在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

学院灵寿校区。培训是“封闭式”的，

食宿都在校内。1 月 6 日，受石家庄

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培训班停

止了线下课程。

近 2000 名 像 田 璐 这 样 的 学 员

滞留在封校后的校园里。培训班的

一名班主任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介 绍 ， 目 前 滞 留 在 校 内 的 人 员 ，

“老师有五六十人，学生有近 2000
人吧。”

田璐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培训机

构发布于 1 月 10 日的通知，提到封

校 期 间 的 保 洁 工 作 时 ， 该 通 知 称

“目前是 54 人服务 2700 人”。组织

此次集训的中升教育工作人员对记

者说：“我们这儿疫情防控工作做

得非常好！”他说，老师少学生多，

“是挺艰难的。”

不过，这家机构未确认滞留者

人数。

目前，该培训班所有人员均在

学生宿舍居住。虽然线下课程转为

线上课程，但田璐每天和其他学员

一起，到教学楼去上网课。

田 璐 将 在 2021 年 6 月 大 专 毕

业。河北省“专接本”考试一般在每

年 1 月报名，3 月举行。她想在寒假

突击备考。经过多方打听，并在熟人

推荐下，她报名了中升教育的“专接

本线下集训营”。

1 月 3 日下午，田璐被一辆大巴

接到学校，随后办理食宿手续时，她

记得现场“人山人海”。

受疫情影响，河北省内多所高

校 已 在 2021 年 元 旦 前 放 寒 假 。 田

璐就读的河北一所专科院校也已放

假。

根据田璐的观察，培训班的学

员大多来自河北省内，“邯郸、承

德、保定、廊坊都有”，也有石家

庄各区县来的。

田璐上了两天课，到 1 月 5 日下

午 5 点左右，还没下课，坐在教室

最后一排的班主任忽然走到讲台上。“不好意思，打断一

下。”田璐记得班主任当时说，由于疫情比较严重，暂停

线下课程，转为线上课程，离家近的学员尽快离校，离家

远的第二天由学校送到地铁站。

田璐有点慌。赶回宿舍的路上，她看见有学员带着行

李正在离校。也有人打包好个人物品，在快递站办理业

务。一份该培训班的学员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当时，不

少学员在群里征人“拼车回家”“组团打车”，目的地有邢

台、唐山、邯郸、黄骅等。

田璐考虑了一下，自己要去的地方较远，拼车不太现

实，既然培训机构说第二天也可以走，那就再待一晚。她购

买了 1 月 6 日离开石家庄的高铁票。

然而就在 5 日晚，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在群里通知说，

培训班全员都要接受核酸检测，3 天以后核算检测结果无

异常可以回家。田璐退掉了火车票。当时，她并不害怕，

因为老师告诉她，“3 天后真的能走”。

班主任刘德龙记得，他负责的班级 1 月 5 日晚走了 7
人，剩下 20 多人。据他了解，有的班级走了一半。这次

集 训 开 有 50 种 专 业 ， 一 些 热 门 专 业 如 计 算 机 类 、 机 械

类，一个班有上百名学员。

据刘德龙介绍，按照疫情防控的安排，校园里的师生、

工作人员都接受了两轮核酸检测，暂无阳性病例报告。

封校后，外来人员不能进校，刘德龙和其他 50 多名

老师一方面要保证学生“按时上课”，一方面还要做好后

勤工作。他和同事每天为宿舍楼消毒、打扫公共区域卫生

间、清理垃圾、擦拭课桌。工作会议一天至少开一次，会

上要分配任务，还教班主任如何安抚学生的情绪。人多的

班一般有两三个班主任。学校方面有车辆专门负责生活和

防疫物资采购。

“有人身体不舒服，有人心情不好闹情绪。”刘德龙

说，他要随时了解班上每一个学员的情况，并确保没有一

个学员擅自离校。

一些学员对封校后的培训班并不满意，一度在社交网

络抱怨，宿舍经常停水，也没有热水。宿舍里没有网络，

空调暖风总被关掉，食堂在封校后涨价，且品种很少。更

重要的是，他们担心这么多人待在校园里，吃饭、上课聚

集，会增加风险。

刘德龙对记者表示，经过努力，热水已经恢复 24 小

时供应，空调也修好了，近 2000 人在餐厅吃饭，又是非

常时期，种类较少也正常。

田璐证实，宿舍现在供暖不错，也有热水可用。食堂提

供的菜品的确很少，“我已经好几天没吃过青菜了，也没有

牛肉猪肉”。她和同学在食堂购买了一份香辣牛肉面，发现

里面放的是鸡胸肉——他们找到了鸡皮。粥从 2 元涨到了

2.5 元，米饭套餐都涨价 1 元。原来买得到奶茶的商业街大

多数店铺关闭了，药店和理发店还在营业。“我觉得这些也

还好，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惨。”田璐在电话里对家人说。

不少家长把电话打给了刘德龙，他会尽力解释：待在封

闭的学校里，师生都会戴口罩，每天使用 84 消毒液进行消

杀，“秩序很好，也很安全”。

在田璐看来，封校以后，校园内还比较整洁有序。她

不急着“出去”，因为“外面除了大马路啥也没有，本来

我就是来学习的”。她每天按时上网课，唯一发愁的就是

“收不到快递”。

不少滞留大学生接到了学校打来的电话，登记信息

后，接他们回到校园。不过，一些省外的滞留者、非石家

庄本地学生，仍在等待解决方案。

从河北其他地区来到石家庄的田璐很想知道：“我算

不算滞留大学生，怎么样才能回家？”

刘德龙表示，自己所在的培训机构某负责人跟班主任

开会时曾表示，如果石家庄的疫情不再继续蔓延，也就是

说没有新增病例时，学员就可以回去了。目前，家在石家

庄各区县的学员可以返乡。

“我其实并不想回家。”刘德龙说，自己渴望在外面闯一

闯。经历这次突发情况，尽管工作很疲惫，但成就感很足。

事实上，这位班主任比有的学员年龄还小。他和同学

到这个培训班来，是利用寒假打工。

是的，他自己就是一名滞留石家庄的大学生。

（应采访对象要求，田璐、刘德龙均为化名）

近两千名考生困在集训营

1 月 19 日，石家庄新乐市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一辆三轮车载着疫情防控人员经过。18 日起，新乐成为新冠肺炎疫情高风险地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秦珍子/摄


